
 

芒果，祖上蒙族人，和洪建民有许多不同，但最大不同是他

的父亲是哲学家，而且健在。而洪建民是满汉两族通婚后结出的

果实，他的父亲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来没有对洪建民的

人生以及职业选择有过任何设计和干扰。芒果就不一样了，他的

父亲曾经为他的人生按照哲学家的模式设计了美好的蓝图。这在

任何人看来可能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儿。可是芒果一再的和他

的父亲叫板。考大学择校时，依照父亲的意愿，让他报考京大哲

学系，他偏偏选择了东北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父亲说既然

选择了医学，你就把医学硕士接着读完吧，这时他又喜欢上了哲

学，偏要进修哲学硕士，结果花了比别人多12倍的力气，重新补

修了许多必修的哲学课。让他父亲真的是哭笑不得。他硕士毕业

后，父亲说即然你读了哲学硕士，那么你就回北京吧，可是他又

没有按照父亲的意见选择自己的工作，却来到了全国沙尘暴的中

心：中国北方沙海市。 



芒果，虽不能说胸怀大志，但也算得上自有一番胸襟。在京

大攻读硕士期间，这年暑假，他应邀参加了沙海之行治沙活动夏

令营。这本是极其普通的一件事，却没想到却改变了他的人生道

路。在夏令营里他遇到了一个在他看来已经伟大到不能再伟大的

人物，这个人就是沙海大学沙伯川教授；以前虽从没谋面，但却

一见如故。 

 

沙伯川的科研主攻课题是《环境保护与流沙治理》，其中一

项科研成果是大漠菊芋栽培。不知是什么原因，人们以讹传讹把

菊芋变成了魔芋，时至今日，尽管人们知道这是两种不同的植物，

由于人们叫惯了，依然还有人称这里的菊芋园叫魔芋园。这项科

研成果为有效治沙防沙开辟了一条新路，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 

 

沙伯川与爱人田梅儿从小青梅竹马，祖居沙海，双方的父母

一生致力于流沙治理，一次去沙海考察途中，死于一场突如其来

的沙尘暴。 

沙伯川和田梅儿在父母遇难的这一天，每年都要在父母的坟

前点燃一次篝火，朗读他们治沙的誓言，立志长大后献身治沙事

业。开始，他们是为纪念去世的亲人，后来变成了向亲人汇报一

年的治沙成绩。大漠中，人迹罕少，一缕孤独的火光，照亮了整

个黄沙岭，成了他们的唯一精神寄托，后来随着日月的延伸，没



想到，这缕孤烟竟成了他们的图腾。他们林业大学毕业后，留在

了沙海大学。他们一心致力于流沙治理，常常深入沙海腹地，探

究沙尘暴的起因和风速与阜沙的联系，制定了一系列防止沙尘的

预案，提出了留沙先留水，留水先留雪的独具创意的治沙方略。

这期间，沙伯川的爱人田梅儿，不堪恶劣的沙漠环境捶打，不幸

去世。他依然不改初衷，继续他的流沙治理实验。他采取的菊芋

治沙和网格治沙等一系列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治沙效果。他的菊

芋治沙获得了国家和联合国环境组织的奖励。他带着这笔奖金加

上平反后补发的工资 2.1 万元，从辽东买进了大批的菊芋，在黄

沙岭大面积种植，菊芋园渐具规模，治沙工作终于取得显著的成

效。芒果特别敬重沙伯川，这位老人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把他

的一生治沙成果和经验，毫无保留的传给了他。芒果还和老师一

起完成了《中国防沙治沙实用技术与模式》的最后编撰工作。 

 

当芒果再次见到沙伯川教授的时候，老教授已经积劳成疾，

病倒了。在弥留之际，沙老教授握着芒果的手说： 

“我们的科研成果已经实现了向实际应用的转化，这仅仅是

开始呀！可惜，我不能看到沙海变绿洲的那一天了，这件事儿我

只能托付给你了，你可不能半途而废啊。”导师气喘吁吁地看着

芒果，等待芒果的回答。 

芒果本来志向不在菊芋治沙，可是老师那恳求的眼神，以及

沙老先生非同一般的身世，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拒绝，他一拍脑



袋，说：“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你的遗愿。” 这话刚一

说完，沙伯川合上双眼，阖然长逝，扔下菊芋园，走了。就这样，

芒果读完了哲学研究生全部课程后，就来到了沙海大学哲学系执

教，课余时间，继续践行老师的遗志。 

 

这年春天，他冒着沙尘暴，连续数日抢栽菊芋，眼睛患了严

重的沙眼，不得不去医院就诊。他挂完号，来到专家门诊室门口，

坐在走廊椅子上排队候诊。前面是个女孩，也在排队。这个女孩

名叫高敏。 

现在，轮到高敏了。在高敏刚起身准备进屋时，来了个莽汉，

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挤进去。 

高敏上去一把把他拉到了一边，说：“要看病，到后面排队

去，你挤什么呀！” 

莽汉说：“我不挤，什么时间才能排上啊？”说完上去就要拽

这个女孩的胳膊。 

芒果见了立即起身站在两人的中间，把莽汉和女孩隔开了。

芒果对女孩说：“你先进去看医生，这里有我呢。”高敏进去了。

莽汉一看面前站的青年，人高马大，比他还莽，心里思量，莫非

他们是一起来的，这人我打也打过，拉也拉不动，一想 “好汉”

不吃眼前亏，算了吧。于是问：“在哪排队？”芒果说：“在我后

面，我看完了你接着看。”一场冲突就这样化解了。有了这次偶

然相遇，从此，高敏和芒果往来相约，越走越近，成了要好的朋



友。 

高敏的父亲原是部队汽车修配厂的一名军工。在上个世纪八

十年代初，敏父在认真研究党的文件之后，说：“这下好了，终

于可以让少数人富起来了。像我这样的人本身就没什么地位，自

己干没准能出把人头地呢？就是干赔了，大不了还回来干个老军

工。”他敢想敢做，说到哪就做到哪。他下海了。1985年在特尔

丁大街办了一家汽车美容院。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沙海市车辆

骤增，生意一度火了起来。挖到第一桶金后，他靠朋友关系买了

一块地皮，贷款3000万。在房地产热一抬头，他在这块地皮上建

起了第一个廉价居民小区，转手卖了，紧接着先后开发了复龙花

园、复龙名都、复龙天地，几年下来手里净赚12个亿。别说他父

亲没想好怎样做一个富人，就连他这个新潮的女儿也一点都没有

做好准备，在一点适应期都没有的情况下，就这么一夜之间成了

富豪的女儿。不过，这不要紧，并不影响他和芒果认识、恋爱以

至于结婚。 

 

就是这样一个富豪的女儿，他和她一起走进了湍急的爱河，

在滚滚的青春暖流里，一次次重逢，加深了两人的感情。他们相

爱了。 

从两家的家庭背景来说，一个是世代书香门第，一个是全市

乃至全国都可以数得上的富豪之一，倒也匹配。然而，仅此而已。

在两个青年来说，这些事儿在他们的眼里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他们即使没有这些，他们也要相爱，也要结婚。 

芒果和高敏婚后，生了个女孩，乳名叫皎皎。女儿四周岁生

日的时候，他在家里为女儿举行了生日宴，依然觉得不能尽兴。

第二天，一些诗歌界的朋友来菊芋园编防风帘，依君儿不慎给菊

芋杆绊倒了，划伤了，芒果让阿古、苗雨送她去医院处置，回来

后为答谢依君儿和这些诗友，也包括纪念女儿的生日，在菊芋园

又设宴祝贺。酒桌上，依君儿的诗引起大家的注意。原来这依君

儿，就是网上裙子的本名。她的成名代表作是：《假如你有爱，

就喊出来》。 

依君儿热情辛辣的诗风，深得诗人的广泛关注。她也因此诗

获得了国际女诗人诗歌大奖的特等奖，享誉中国乃至世界诗坛。

在这个城市，依君儿与另外两位女诗人苗雨、惠沉梅尔齐名诗坛，

号为诗坛三大女杰。无论什么场合，只要三位女侠到场保证立即

蓬荜生辉，让所有的目光格外的鲜活亮丽，让所有的时间，变得

比过去一切好时光都要好上百倍，让所有的人露出更多幸福灿烂

的笑容。 

芒果和她早就熟悉，今天见了，尤加畅快。 

“芒果，我还是叫你哥哥的好。”依君儿说着嗲声嗲气地叫了

一声：“哥儿哥儿。” 

这芒果生来就是一幅大框架，长得人高马大。站在餐桌前，

给几位女诗人敬酒，就像从山上下来的大猩猩：他个儿高，胳膊

明显的长，一下就把这依君儿，撞在了怀里，像怀揣了一只小猩



猩女郎似的。 

在场的芦苇立即喊正在一边照相的竣渡：“往哪看呢？快照

啊！”其实也就是一张应景照，没想到给芒果带来了没完没了的

纠葛。 

 

一天，芒果的爱人高敏上网，打开了芒果的菊芋园网站，一

幅美人儿合影照落进了她的眼帘。高敏也不问青红皂白，立即把

芒果从学院叫了回来。 

“你说，你给我好好说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高敏指着

显示屏上的合影照片说。 

“我也不知道怎回事儿，那天给女儿过生日，觉得没请诗人

朋友过来，有点遗憾，第二天趁着大家到菊芋园义务劳动，又喝

了一次酒-----”芒果结结巴巴地说。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你凭什么不知道，

开玩笑，你卖广告么？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王旭刚，你也用不着

支支吾吾，你不提在菊芋园还好说些，---喝酒，喝、喝、喝你个

头!”这高敏越说越生气，以至于气冲霄汉，上来给芒果两个耳光：

像节日里燃放的二踢脚，嗡嗡的响，震的天花板上正在打瞌睡的

一只蜘蛛，吓得滑落下来，吊在了高敏紧皱着的眉头上，高敏一

巴掌把蜘蛛打落在地上，又踏上了一只脚，给碾死了。可是蛛丝

缠在她的手上，让她感到粘糊糊的，甚至有点麻，她一边用另一



只手向下搓，一边冲进了洗手间。芒果两眼直冒金星，见高敏进

了洗手间，他一下瘫坐在沙发上。忽然他感到嘴角凉哇哇的，他

回头对着镜子一看，一行鲜血，流了下来。他从纸巾盒里，抽出

一张纸巾擦了擦。高敏这时已从洗手间回到了客厅。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芒果直了直腰，鼓足精神，反问了一

句，说：“我和裙子也只是文学朋友，她有时到菊芋园栽栽菊芋，

清水之交而已。” 

“裙子？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人？你都交一些什么朋友？

怎么不叫袜子呢？居然还叫裙子？名字还挺新奇的。我不管你是

裙子还是袜子？你给我说说清楚吧。” 

其实，这依君儿辛辣归辛辣，但绝对是好人，他们之间的来

往只是出于共同践行菊芋治沙的敬意，抑或是文学朋友的好感，

绝无其他隐私。可是这芒果，可能也是出于对高敏的谨慎，加之

这芒果对他的爱人也是很在意的，就一再反反复复的说明解释，

结果不但没解释清楚，反倒让高敏觉得可能有事儿。这场风波之

后，高敏说：“脚上的疱都是自己走的，从今儿起，你就搬出这

个家，愿意到哪儿去都行，你走吧。亲爱的大红树，去迎接你的

新潮信吧！” 

高敏对芒果菊芋治沙，虽说不上支持，但也并不怎么反对。

她只是不喜欢其他女人向芒果身边靠近。在高敏看来，自己的红

树，只能与自己成林，不允许她人进犯，这是天经地义的，她人

哪怕挨一下，这也是对她的大不敬，如果自己容忍了，那就是自



己太无能，太老实，更不允许有人在她的红树下打情骂俏，或者

纳荫儿乘凉。她要捍卫自己红树的清纯。她也不想和芒果离，因

为像芒果这样富于男子汉情趣的好红树，既能挡风，又能自立，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太少了，也许打着灯笼怕是也找不到了。她

把芒果撵出家，与其说是决裂，莫不如说是对她们爱情的磨砺。 

在沙海菊芋保护区，沙海市政府专门建了沙伯川实验室，菊

芋园储藏室，志愿者食堂，还为芒果在这里建了宿舍。被老婆从

家里赶出家门以后，他也就索性不再回家，在菊芋园住下了。这

儿是参观芒果菊芋治沙的基地，偶尔有诗歌界的朋友过来，没场

住就到这儿来。这里也是天下诗友们的临时免费招待所。 

 

正在芒果心情十分郁闷的时候，他打开电脑，登陆红树林网

站，看到上次在海洋市水环境采风会上，认识的红树研究所所长

小叶榕结婚了。这则消息，让他立即满面笑容。他马上跟贴致贺。 

 

忽然电话响了，他问：“喂，那位呀？” 

“我是小叶容啊！”电话那边说。 

“小叶榕，你好，祝你新婚愉快！” 

“我们一家计划到菊芋园学习菊芋治沙经验呢，方便吗？” 

“何止是方便呢？我的整个菊芋园都在恭候你呢！就这么定

了，带上爱人和两个孩子，马上买张机票飞过来吧。” 

第二天，芒果去机场，把小叶榕一家接到了菊芋园。 



 

小叶榕新婚燕尔，带着儿子邱千和女儿翩翩两个孩子，在芒

果的陪同下，先到沙伯川的墓地，送上鲜花，接着，参观菊芋园

矿泉水厂，又观赏了菊芋园的满园春色。 

小叶榕一边走一边说：“太棒了，这真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

的工程，了不起啊！” 

芒果说：“治沙先驱沙伯川老师打的基础太好了。据老先生

说，当初谁都没看好菊芋，后来老先生采取固沙先固水，固水先

固雪的办法，经过十年努力，才获得成功。” 

李月娥指着菊芋园北侧的防风林带，暖暖地说：“没想到你

这里还栽了这么多树。” 

芒果笑哈哈地说：“这是市里青年志愿者帮着栽的，每年春

天都来，从沙老先生在世时到现在已经坚持30多年了，比我的年

龄还大呢，这片林带叫青年林，宽120米，有300多公里长呢，周

边又有自治区和邻省的林带相接。幸亏有这条林带，菊芋园才没

被沙子埋了。” 

小叶榕说：“我的红树研究所，已经建立五年了，虽然初见

成效，但由于红树对生长环境要求很严格，它不怕海水，也不怕

狂风巨浪，可是红树的幼仔生命力很娇嫩的，它对海水的温度、

含盐的浓度都有一定的要求，发展起来十分缓慢。” 

芒果说：“什么事儿，都是开头难，做起来就好了。我搞这

个菊芋园，技术上的压力不是太大，规模经验条件都还具备，就



是家人总出岔，不理解，甚至经常出现误会。” 

小叶榕说：“我也是从被家里人误会走过来的，可是我们又

不能半途而废，就得坚持下去。” 

芒果终于听到了相同的感受，心里亮堂很多。 

芒果把他们一家安排好后，说：“我还得到学院讲课，你在

这儿住着，如果不累的话，东边还有三亩空地，已经都平整好了，

原想栽树的，后来我怕树遮荫，影响菊芋生长，向后移了300米。” 

小叶榕说：“这三亩地我包了，你讲课去吧。” 

 

小叶榕邱玉麦，闽南福州人。2004年夏天，时任连长的小叶

榕带部队去海边进行海上救生泅渡训练，住在一个叫漳蒲的小渔

村里。时值8月，海上出现了大面积赤潮，不仅给部队训练带来

困难，更严重的是他看见鱼民们在哭。他住的房东家，渔民吴春

雨哭着对他说：“赤潮来了，海里的夏季鱼群都死了，如果死绝

根了，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啊！” 

小叶榕邱玉麦一边安慰，一边说：“总会想出办法来的，现

在国家林业总局正号召大力发展扩大海岸红树林面积，专家说，

红树林可抵御赤潮，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吴春雨说：“红树林抵御赤潮好是好，可是得等到什么时候

啊？” 

小叶榕说：“这么办，我现在有一个连的兵力，我和上级请

示，把部队的海训内容调整一下，改为红树栽培，你负责技术指



导。” 

吴春雨立即转悲为喜，说：“我正愁没人手呐，我虽为一村

之长，也没几个劳动力可供调遣，有部队的帮助，这就好了。一

会儿我去乡里请示，备个案，把村前十万亩海滩都种上红树。” 

就这样小叶榕的部队，成了漳蒲村的军民红树林共建单位。

小叶榕还把自己的储蓄拿出来，建立了漳蒲村红树林研究所，自

己亲任所长，吴春雨任副所长。 

这时，他的诗歌创作达到了巅峰。他生活在部队，以其特有

的优势，写了大量的军旅诗，加之经济条件的好转，他先后出版

了十余本诗集，仅在2005年就在全国308种报刊上发表诗歌300

余首，令诗坛每个诗人都刮目相看。去年又被评为浙东市十大风

云人物。这期间邱玉麦的职务也频频升迁，到了2008年已升任营

长。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儿子长到6岁这年，在亲朋好友

奔走相庆的时候，问题来了。 

一天，他在县汽车公司上班的妻子万玉洁，从单位跑回来说：

“邱玉麦，这日子我和你过到头了，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和

你井水不犯河水，势不同立。” 

“可是我们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势不同立了呢？

你看看，我们的孩子都快七岁了耶。”小叶榕说。 

“你说你还像个男人吗？一天除了研究红树还是红树，弄得

满屋快成苗圃了，那腥浩浩的海水，简直无法忍受，要不然，就

是写你的那些破诗，你写吧，我不勉强你，你瞅瞅，买不起镜子，



对着面前的海水桶，照照你那德行。让你的那些红树，还有诗见

鬼去吧！我就是天下最最坏的女人，我已经找了十棵野红树，哪

个都比你高。你感到委屈了不是，你欠我的，这辈子不还，难道

还等下辈子不成？” 

万玉洁越说越来劲，越说越生气。自结婚以来，从来没说过

这么多话，这是怎么了？一时间让邱玉麦瞠目结舌，不知所以，

数年来，这一对好夫妻，怎么突然反目成仇了？其恨忾几乎形同

遇到了仇人。 

小万的确说的都是实话。近些年来，邱玉麦几乎把心血都用

在了红树研究上，虽然想通过做饭和接送母子的表现，做些补偿，

也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小叶榕任劳任怨，毫无怨言。因为他除了

红树以外，他还有那些诗陪伴着他，可是他陪爱人的时间太少了，

太少了。想到这儿，他有点心疼。 

邱玉麦静静地听着。他对这里发生的一切，是感到那么陌生，

那么不知所措；写诗他可以像泉水一样流淌，可要用语言说出受

伤的感觉，他却口喏；仿佛无言。他想了半晌，最后终于挣扎着，

冒出来几句不伦不类的话。 

他说：“小万，小、小万，我的情人，不，我的妻子，你冷

静些，有话好好说，看看还有没有商量的余地，或者说为了孩子，

我们能不能做些让步，即使不让步，我们能不能采取较为圆满一

点地解决办法，来处理这件事，好在我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 

“情人？妻子？这些廉价的称呼，去你的吧，做梦，你就别



做梦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邱千，我们的小红

树，我就免费奉送了，这你不用担心，我不和你争儿子的抚养权，

儿子归你，正好部队大院操场里有成排的秋千，家里养着个独生

子小邱千，你们爷俩又都喜欢荡秋千，别忘了，去大院荡秋千的

时候，一定带着家里的小邱千，别把小邱千，也就是你的心肝宝

贝小邱千自己留在家里看秋千，等着你在外面荡秋千，那我还不

放心呢，毕竟这邱千也是我的儿子小邱千。还有，这些年，你跟

着那个叫什么吴春雨的在一起研究什么红树林，还有那个叫什么

洪建民的，探讨什么白泉清水的，那你们就研究吧，我走了，你

也可以静下心来做你的研究，我就不管了，祝你好运，再见了，

亲爱的红树林朋友！” 

这小万仿佛背书似的噼里啪啦的甩了满屋的烂泥汤、大蒜头、

辣椒粉、胡椒面，抬起腿来，一脚踢开门，走了。刚出门口又想

起了一句话，扭过身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对邱玉麦说：“你

看你是选择协议离呢，还是选择法院裁决？选择协议离，明天去

街道办了，如果选择法院，那你就等着法院的传票。”说完扬长

而去，也不等邱玉麦回答。 

这时小叶榕想起在海洋市水环境采风会上，洪建民介绍的白

泉重逢定理四：在路口，你们相遇，他（她、它）可能与你同路

同向而行，你和他（她、它）到达某一阶段目标的终点所用时间

长度相等并且路线重合，那么，你和她（他）就会同路同向而行，

或者成为伴侣。如果他（她、它）向其它方向行走，且不沿原路



返回来，那么你和他（她、它）则无法在原点（或交汇点）重逢；

这段时间你们所处理的事情和行走的距离加在一起所用时间之

和即使相等，也互不相干，她（他、它）将会与他人相逢。 

邱玉麦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与万玉杰偶然相遇，他们一度成

为人生伴侣，这符合白泉重逢定理，可是，现在万玉洁踏上人生

它途回不来了，即使邱玉麦期望和她在路口重逢也不可能了。 

邱玉麦，原打算带着儿子媳妇回养母家，和老人在一起过个

春节的，这下全凉了。他给团里打了一个电话，安排了一下工作，

就去岳父家了。 

 

“爸呀，你说这玉洁没头没脑的要和我离婚，我真的是百思

不得其解啊!” 

老人看着玉麦，语重心长地说：“这事儿由来已久了，可你

又不能停下红树研究，目前这种状态，你和玉洁在一起，还有幸

福吗？还能幸福吗？没有，也不可能幸福，你就随了她吧，让她

去吧，她造的孽让她自己去受罪吧。” 

对于邱玉麦来说，在爱情之路，他付出的是全部身心，是肉

体和情感的全部。现在肉体被退回，按理儿连同情感也一次性退

了回来，可是他的情感依然留在了过去不肯回来。他怎么也不接

受这个现实，也就是说，他必须立即做出抉择。否则它的情感和

肉体将面临无枝可依的局促。也就是说，他的情感和肉体的红树

需要移栽了。 



停了一会儿，岳父大人说： 

“不要在一棵红树下乘凉，没准还有更好的红树等着你呢？”

岳父说，“但不管到什么时候，小邱千可得带好了，带不好我可

不答应。” 

小叶榕不停地点头，也不再说话。 

也真让她的岳父说中了。在邱玉麦离婚一年后，经人介绍，

邱玉麦认识了一个女人。一棵质地优良的红树开始向他招手了。 

她叫李月娥，浙东大学毕业后，在市银行工作，其父乃著名

生物学家董迪的关门弟子李知之的女儿，现年27岁，她在2005

年曾经结婚。生一女孩，名叫翩翩。爱人是解放军某部军官才守

道。2008年在云川地震时，连续三天三夜奋战在抢险现场，没合

眼，这时有个声音从瓦砾中传来，他又奋不顾身前去救援，结果

遇险的人得救了，他终因体力不支，倒下了，再没有起来。在清

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发现，在他的内衣口袋里，用塑料布包好的

一封遗书，上面写道： 

月娥：本次云川救灾，假如我不幸遇难，你千万不要为我伤

心。千百年来女人为男士家族的种族繁衍默默的做着奉献，而对

于女人来说则是相当苛刻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2008年了，我

认为，当他的男人已经不在了，他的曾经女友就不要再在原地期

盼没有医活指望的红树，那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严重的形而上，

而对于女人来说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道德的，当然也是对他人

生活权一种残忍的剥夺。其实，即使我活着，我依然允许你自由



选择离开或者守望。 

才守道牺牲后，才的父母为完成儿子的遗愿，左打听右咨询

的找到了小叶榕邱玉麦。 

他们来到了荆门小站。小叶榕安排了一桌丰盛的宴席，款待

月娥一家：公爹、公婆、母亲、父亲，和刚满三岁的女儿翩翩。

在饭桌上，未婚妻就对他约法三章，说：我们结婚后，第一，洗

衣做饭的活以后不用你干了，男人就应该像个男人的样；第二，

两个孩子我一起带了，以后你只管他们的大事，诸如吃喝拉杂睡

一类小事就不用管了；第三，以后专心研究红树，当然前提是把

部队上的工作做好了，家里非大事你就不用费心了。 

月娥的父亲李知之说：“红树研究中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

我，我毕竟是南浦市生物研究所所长，一定鼎力相助。” 

小叶榕说：“我尝试运用生物技术，增强红树子苗的生存能

力，提高它们的成活率。” 

岳父说：“这倒是没有问题，只是在实施的时候，必须保证

绝对的灭菌、消毒，这个技术稍有闪失，可能对人体安全就会构

成伤害，轻则体弱，重则成病，尤其是你的实验室，过于简陋，

这更是不能马虎的。” 

小叶榕说：“就目前情况看，也只能因陋就简了，我小心一

点也就是了。” 

在岳父的指导下，小叶榕的计划得到顺利实施。 

自此小叶榕这块蓝天云开雾散了，他家的红树林又焕发了昂



然春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气象。 

 

可是，这时儿子邱千忽然疯了。据医生说，由于他的父母离

异，给正处在少年儿童发育时期的孩子，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

和创伤，中医则说由于长期抑郁寡欢导至肝淤气滞的结果。后经

多家医院治疗，才初见好转，可仍然每日在家，直直的盯着屋顶，

大部分时间面壁而坐，谁来了，表情呆滞，高兴的时候，也只是

笑笑，从不说话，早早失去了一个孩子应有的活泼天性。这让小

叶榕十分苦恼。李月娥知道后，对小叶榕说：“为了孩子邱千，

我们早点结婚吧。” 

小叶榕听了心中十分感动，说：“我担心给你平白无故增添

烦恼。” 

李月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说这样的话。” 

几经反复，小叶榕终于和李月娥结婚了。结婚那天，他的前

妻又带着那位主动请缨的金铃女士来了，大闹一番，好在邱玉麦

提前作了部署，有几位部队专门做群众工作的专家，亲自上前安

抚，总算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婚姻之战。 

第二天，小叶榕忽然想到芒果的菊芋园，和所里打了声招呼

就带着全家飞了过来。 

 

现在，邱玉麦和李月娥带着两个孩子，住进了菊芋园。邱千



第一次来到北方，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沙子，堆成了堆，他看

到后十分高兴。问爸爸说：“海滩上的沙子都是平的，这里的沙

子怎么都站起来了。” 

小叶榕说：“它们在赶路呢，走到这里见有这么好的菊芋，

就舍不得走了，走在前面的站下来看，后面的站不住，就站到前

面的肩膀上，也想看看绿色的菊芋，看着看着，沙子越来越多，

就越堆越高，在这里安家落户，不走了。你芒果叔叔就在他们的

头顶上，栽上了菊芋，它们就扎下根了。” 

邱千说：“这里真好玩，我们也可以不走吗？” 

小叶榕说：“我们可以在这里住几天，等妹妹和你在这里玩

够了，我们再回去。” 

邱千和翩翩听了，一齐拍着手，高兴地说：“太好了！” 

说完两个孩子，踩着柔软的沙子，向前面的小沙丘跑过去了。 

李月娥见了，对小叶榕说：“看来这次，真没白来，没准邱

千的病，从此好了呢？” 

小叶榕瘦俏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说：“和美好的事物

相遇，真的就有一种神奇力量，我们去栽菊芋吧。” 

两人说着来到了东边的空地上，小叶榕拿起镢头，刚刨了两

下，忽然，看到前边大路上有三个人，朝这里走来。不一会儿，

来到近前，一看是依君儿、苗雨还有一位长得很帅的小伙子。小

叶榕放下手中镢头，两手扑拉一下手上的沙土，迎上来，一一握

了手。依君儿指着身边的小伙子说：“这是我的老公彭春旺。” 



彭春旺说：“听依君儿经常说起你，今天听芒果说你来了，

特意过来看看你。” 

小叶榕拉着李月娥，介绍说：“这是我新认领的一棵举案齐

眉的红树。” 

依君儿上来握着李月娥的手说：“嫂子这么漂亮，我都有点

嫉妒了。”  

说得大家笑了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下章更精彩 

 (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 

 


